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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挑花
——针线里的锦绣世界

一簇清幽烂漫花，轻挑曼绣出农家。
一根针、一绺线，在经纬布上游织。
这就是望江挑花。
望江挑花最早始于唐代，至今已

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它的发源起
初来自望江县鸦滩镇，古时的望江挑
花基于一种虔诚之心，专为敬神之
用。晚唐时期，文学家罗隐隐居于望
江的香茗山，千姿百态的挑花制品引
起了他的重视。他精心设计图案，改
进挑花的技术，并引导望江百姓用棉
纱代替毛发，用棉布代替麻布，将挑
织出的图案装饰于衣、巾之上。挑花
工艺也因此逐渐从祭祀活动中脱离
出来，演变为衣饰及其他装饰用品。

就这样，最初的民间挑花应运而
生并代代相传。后逐渐形成以人物、
动物、花卉、风景、图腾纹样、当地的
民风民俗为题材而组成图案，再现于
经纬，应用于生活。

挑花之巧，在于“正反成趣”。挑
针、钻针、游针、织针，看似最简单的
针脚，形成可简可繁万千变化的图
案。仅凭一根针、一绺线，在青与白、
蓝与白的搭配中“游刃”。望江挑花讲
究对称，构图严谨，要求画面均衡，在
挑花艺人的精心挑绣下，一条条线段
构成完美的画面，以至于有人形容它
为“无声的抒情诗，立体的中国画”。

望江挑花是安徽省颇具代表性民
间艺术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
来，望江挑花声名大振，有大量作品
为业内人士所收藏。七十年代后期，
望江挑花作品三次被选作人民大会
堂安徽厅的沙发装饰，且在博览会、
展销会上获奖。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千年的望江挑花，不仅是针
线里的非遗挑花图案，更是民众的智
慧与文化的结晶，是美的感觉和享
受，更是一种可贵的不断创新与探索
的精神，体现望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
慧，传承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香茗山
——望江一颗璀璨明珠

香茗山，位于鸦滩镇境内，是大

别山脉的一部分，南起麦元分亩岭，
北抵鸦滩褒隐寺水库，南北逶迤约十
公里，巍峨挺拔，气势磅礴。

香茗山与望江县城相距三十公里，
这里有众多峰峦，如大茗、二茗、三茗
等。位于大茗、二茗之间的莲花峰，山体
犹如莲花瓣，在莲花水库的掩映下，恰
似出水芙蓉。站在莲花峰顶，可以俯瞰
整个山脉，感受大自然的壮丽与雄伟。

香茗山主峰大香茗海拔四百八十
九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香茗山
以不足五百米的海拔而名闻，自有它
奇特、秀美之处。

望江古属“吴头楚尾”，而香茗山
一带则是吴楚咽喉，是兵家必争之
地。有元朱元璋、刘伯温，明末史可
法，清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等兵家鏖
战战场和营寨（连塘寨），清军和太平
军也曾在此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拉锯
战。

香茗山周围的地层多为沉积岩，
露出地表的多为页岩或灰岩，极易为
外力风化侵蚀。或许是造物主有意在
长河与泊湖断裂带之间安排了香茗
山这块花岗岩山体，虽经千万年风雨
而不没，反如刀削斧凿般留下了悬崖
峭壁、嶙峋怪石，如禽若兽，百态千
姿。“凤冠石”、“姊妹石”、“六狼石”、

“牌刀石”、“铜锣石”等，一个个惟妙
惟肖，栩栩如生。

难怪连一生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
的明代大学士解缙也一见称奇，留下
了“山岩殷窦簇朱砂，香茗丛生蓓蕾
芽；采药道人何处去，洞云深锁碧桃
花”的瑰丽诗篇。

“香茗丛生蓓蕾芽”，一句点睛，恰
到好处地道出了香茗山这个美丽名字
的来源。据说，古代香茗山盛产一种香
茗茶。这种茶叶兼有茉莉和兰草的馨
香，色香味俱佳，为茶中上品。今天，我
们虽无从考证古代香茗茶的成份，但
从解缙的诗句和现在漫山遍野的茶
园来看，香茗山得名于茶当属不假。

香茗山还有许多值得一游的景
点。例如，香茗古寺，这座寺庙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这里，你可以感
受到宁静与祥和，品味古人的智慧与
禅意。此外，还有褒隐寺水库，湖水清
澈，碧波荡漾，与周围的青山相映成
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吉水老街
——千年古镇

在古雷水流经望江县城南不足
两公里的地方，有一近千年的历史古
镇——吉水镇。吉水老街就位于这个
千年古镇，现在望江县吉水街道的吉
水社区，居华阳河北岸，南依吉水河

畔。因其所临河段狭窄，水流湍急，故
吉水古称“急水”，俗称“急水沟”，后
人为了吉利改称“吉水”。

追溯吉水的历史，自明朝开始到
清朝最为繁盛。吉水地处古雷水与泊
湖之间，西有龙官湖、泊湖等广阔水
域，经北港、响水口、三十六段，过吉
水黄家渡由雷港口入江，这是一条最
早的水道。后因沙塞雷港口，改由华
阳出口入江，但都必须流经吉水。所
以不论早期或近期，吉水都是水上交
通重镇。历史上，黄梅、广济、太湖、
宿松等县物资都必经此输进输出，这
里不仅是船舶集中场所，也是商贾云
集货物转运中心。

吉水古镇因历史久远、商业繁华

而闻名长江中下游，现在民间还盛传
吉水当时有前街后街，“上有九姓渔
户，下有八大芦商，中有盐旗典当”，
并誉之为“小南京”。“鸡子（蛋）滚当
店”，这句俗语就是出自吉水。

《二十四孝》的故事可谓家喻户
晓，孰不知其中的“王祥卧冰”源于吉
水。如今，卧冰河边矗立一亭，周身呈
朱红色，亭中立有一碑，这便是卧冰
亭了。亭内“王祥卧冰碑”上刻有“真
念格天，万古王祥”八个大字，这座卧
冰亭一直就静静地在这里向来人诉
说着“卧冰求鲤”的故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吉水老街早
已不复当年繁华的模样，但青石尚
存，古韵依旧，江南特有的古建筑
群依次延伸，依稀还能看到一些店
号，如“宋记当铺”“许记豆腐店”

“宋记酿酒坊”等，诉说着“小南京”
的辉煌过往。

现如今，吉水老街已是另一番模
样，路边一座座小楼拔地而起，古朴
的老宅与新建的住宅小楼鳞次栉比。
老街换新韵，让这条人文气息浓厚的
水乡老街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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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世界，訇然打开

这里是泸州老窖的高粱基地。泸
州老窖是用一种原料即高粱就能酿出
酒，而且是名酒的白酒。此中意味深
长：“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
地，化成万物。”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
物的本源就是一。一，不偏，不散，
不杂，不变，“故君子执一而不失，人
能一则心纯正，其气专精也。人贵取
其一，至精、至专、至纯，大道成
矣。此自然界生产力之不二法则。”
《老子》因此断言：“抱一而天下式。”

泸州老窖只用“一”酿成，可能
只是偶合，但偶合比刻意更合乎道，
更能接近道。道可道，非常道。泸州
老窖这酒，亦非常酒。道是说不清
的， 酒也是难以说清的。它是一种
饮料，但又绝非可以只视为饮料。它
不是生命所必需，却又是生命乃至精
神所必需。在中国，从上古开始，它
就获得了仪式性质，阳春白雪下里巴
人得兼而不悖。自古相传的俗语“无
酒不成席”，强调的就是有了酒才不是
一次平常的吃饭，而是一次仪式。并
且，也是从中国文化滋生开始，酒就
浸润着中国文化，尤其是与中国文学
艺术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
是以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人为中介建
立起来的，乃至出现了“诗酒风流”这样
一个千古流传的成语。现存史料中，泸
州向周王朝交纳的贡品有泸州所产“巴
乡清”酒，泸州人、周宣王重臣尹吉甫在
《诗经·大雅》中所述“显父饯之，清酒百
壶”，是关于泸州美酒的最早记载。也就
是说，最迟在周代，泸州的酒就已经全
国性地进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了。周代
就能酿出这样的酒，泸州老窖的出现就
是必然。

我最早品尝到泸州老窖，是在
1985 年的兰州。甘肃省作协和 《飞
天》杂志社主办的一个小说笔会，两
位藏族作家不喝水，军大衣口袋里每
天揣着一瓶泸州大曲。第二天晚上，
其中一位来请我去他们房间坐坐。我
一进门，另一位就迎上来递给我一瓶
泸州大曲，他们自己当然也是一人一
瓶，豪爽地说：咱们都把这瓶酒干
了！酒量只有一两的我怎么解释都不
行，他们就一个理由：这么好的酒，
怎能不喝一瓶！

我由此记住了泸州老窖：窖香浓
郁，清洌甘爽，回味悠长。后来当然
又多次喝过，大多是和诗人们一起
喝，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全国性的诗歌
笔会，来宾中，时任《人民文学》主
编的韩作荣和我应邀做了一个诗歌讲
座。我的讲座讲过的那天晚上，有人
来到我的房间里来要和我喝一瓶，竟
然也是两瓶泸州老窖，而这位来客是
笔会的司机，一个中年男人。他说：

“旁听了你的讲座，不懂。但感觉是今
儿晚上咱俩一定要喝一次酒！”

我一愣后真的有些激动——这是
怎样的一种诗酒风流啊！绝对无法事
先想象或虚构。而他听了诗歌讲座后
买来的酒，为什么是泸州老窖？或许

他本就喜爱这酒，或者就只能说是冥
冥中自有天意了。

我那次讲座的题目是《形而上学·
符号·零度》。讲的既是诗学，也是哲
学。它们需要突破自我形体的形而
上。酒也一样，它是有形的物质，但
在中国文化中，它的本质是超越形体
的，也是形而上的。学术界借用西方
的“酒神精神”，认为中国也有酒神精
神。其实，就像这个酒与那个酒不是
一回事一样，中国“神仙”这个词
中，神与仙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土
地也是神，但它不是仙。中国所有
的，不是类似于西方的那个以生命力
冲破理想束缚后的感性解放为内涵的
酒神精神，而是酒仙精神。仙者，仙
风道骨。仙风道骨是什么？是飘逸，
没有形体约束的飘逸。

酒仙精神就是酒赋予的飘逸精
神。这飘逸的核心依托是道，也就是
老庄尤其是庄子哲学：通过坐忘、心
斋，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生死齐
一，获得的精神的自由状态。而西方
通过酒获得的感性解放仍然是肉体的
——感性总是肉体的感性，没有肉体
就没有感性可言了。

老庄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灵魂，但
是，坐忘、心斋比较难，坐在那里就
真的能忘记物质世界的一切和自己的
肉身？用心“吃”斋就真的能百欲皆
空物我同一？难啊，中国古代的文人
们（那时的官员也大多都是文人）终
于发现了一个捷径：酒可以取代坐忘
和心斋，使自己进入物我、天人合
一、生死齐一的精神自由状态。于
是，酒仙精神渐渐形成，酒就从一般
饮料上升成了文化。至于各等庶民，
历来是受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所化，因
此，虽然不是很知其所以然，也有意
无意地追随酒仙精神或者说酒文化，
欣赏饮酒所获得的飘飘然了。

不 禁 想 起 了 泸 州 老 窖 的 主 题
词：“天地同酿，人间共生。”它的内
涵，包括我 上 面 所 述 —— 泸 州 老
窖，最明确地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哲学
内涵的酒。

在泸州老窖窖池，我再次感受到
了笼罩天地的高粱的那种沉肃。这些
现在时的高粱，奇妙地在一个个1573
年的窖池中发酵，我能看到的，是封
住高粱的1573年的窖泥。湿润的，闪
耀着泥土的光泽。酒气，无处不在地
悄然蒸腾、缭绕。1573，2016，几百
年的时光啊，继续在酿着这酒。我下
意识地几乎不敢说话。天地同酿，人
间共生的时刻，人应该低下头去，与
正在转变为酒的高粱，以及这仍然活
着的 1573年的窖泥一起沉肃。

据主人告知，高粱、小麦等等是
在发酵中先变成糖，然后由糖再变化
为酒。糖和酒竟然有这样的关系，匪
夷所思的又一个秘密。人，不过是各
种秘密中活着，饮下这酒，其实是饮
下了秘密之果。

走出窖池，染上酒香的微风荡
漾，想起了据说是胡耀邦在泸州饮过
泸州老窖后写下的一句题词“ 风过
泸州带酒香”，想起据说写于泸州的
《三国演义》卷首词“一壶浊酒喜相
逢”。风过泸州带酒香的酒应该清清亮
亮，一壶浊酒喜相逢明确地说了酒是
浑浊的。那么，清澈透亮的泸州老窖
能否也说成是“ 浊酒”？ 可以。酒
之清，之浊，其实不在酒而在饮者。
泸州老窖，清浊咸宜。

入夜时分，天气预报无雨的泸州，
忽然降下一场急雨，我们一行正在城
墙边泊着的酒船上饮用泸州老窖，绵
绵酒香飘入长江的雨和波涛，那不可
能返回的真实里，而另一个世界，已经
被入腹的泸州老窖訇然打开……

三河水声

所有的泥土里都栖居着水声，三
河更是如此。

三条河，丰乐河、杭埠河、小南
河，从大别山汹涌奔流而来，在此穿
镇而过而合流，带来并且产生了更
多、更澎湃的水声。

大别山奔流而来的水和水声，带
着石头。

渔民出身的我，对水和水声有着
特殊的亲近感，我熟悉河流的白天与
夜晚，并且深知观看河流的最好时分
是暮晚。那时，河流逐渐从白昼进入
夜晚，河水变幻着，在最后的天光消
失之际，开始发出它自己的光……

没想到的是，我看见三河的水，听
到三河的水声，是因为刘铭传——参加

“海峡两岸（合肥）纪念台湾首任巡抚刘
铭传诞辰180周年”的活动。 但我对
刘铭传并无研究，我实际参加的是这个
纪念活动中的一项：两岸文学交流。刘
铭传，两岸、文学、三河，互不关联的事
物，突然显示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紧密
的逻辑联系。

万事万物都是如此？
与此相比，到达肥西三河居然

正好是黄昏时分就只是一个平常的
巧合了。

是一个下着若有若无细雨的黄
昏，穿行于三河古镇的街道，渐渐就
走进了灯光与夜，不经意间就遇到一
座桥，看到桥下的河水。只是这水极
其明亮，甚至可以说是繁华的、现代

的灯光照亮的河水，并不能看到河水
自己的光——河水五彩缤纷而闪烁，
仿佛并非来自映照，而是水的深处也
有无数彩灯，将灯光晃动着照射上来。

曾经多次听诗人刘祖慈先生叙说
过他童年时的三河古镇。祖慈先生的
叙说，总是与穿镇而过的这三条河密
切相关，关键词又多是傍晚或者夜
晚。于是，熟悉河流的我在祖慈先生
的叙述中，多次下意识地“看见”这
三条河，是暮色或者夜色中油灯闪烁
的河流，感受到的荡漾在古老街巷中
的汩汩水声自然也是昏黄的。

眼前繁华的三河，与祖慈先生回
忆的油灯绰约、老屋黑影幢幢的三
河，似乎在表明：直接看到的总是现
在；回忆中浮现的，都是历史。

三河现在的繁华，大概一半是因
为它已成了游客络绎的名胜，一半也
与肥西是全国百强县之一，经济实力
雄厚有关。肥西素有“淮军故里、改
革首县、花木之乡、巢湖明珠”的美
誉，是安徽省的经济强县。不然的
话，古代因舟楫之便而形成，有着
2500多年历史的古镇，在弃水路而重
陆路交通的当今，早已就颓败得少有
人影了。

不变的是水，并且是太多的水，
外环两岸、中峙三洲的三河，虽然离
江南很远，却具有典型江南小镇风
貌。据说镇外也是河网纵横，水气氤
氲，长约10公里的湖岸逶迤而去，若
是盛夏，有万亩荷花红艳欲燃，芦荡
与桃林相望……

第一次来到三河的我，对这种水
乡景色并不陌生。让我有些讶异的是
我一直以为应该是北方小镇气质粗犷
的三河，竟然是极其柔媚的典型的江
南水乡，而江南水乡的外貌里面，水
和水声中又不仅有石头的声音，还有
金戈之声……

很早就从历史书中知道太平军与
清军激战过的这个三河古镇。那是怎
样惨烈的一场大战啊！1858年 11月，
一路势如破竹，在九江一举歼灭太平
军将领林启容账下1.7万名将士的湘军
悍将李续宾，连陷安徽四城之后，率湘
军精锐围攻三河。刚刚摧毁清军江北大
营的太平天国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
将李秀成率军昼夜兼程先后赶到，迂回
包围湘军，激战后全歼湘军，包括李续
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

之所以有这样规模的三河之战，
当然是因为三河是东镇巢湖、北扼庐
州、西卫龙舒、南临浅川的战略要
地，对于清军来说，三河既是进攻庐
州的必争之地，又是太平天国庐州府
和豫东南的粮食，由三河入巢湖下长

江供应天京的中转站。
见诸史籍的发生在三河的大战，

还有公元前 537 年吴楚之战，吴胜
楚，楚败。吴楚纷争于公元前 510
年，吴将伍子胥又一次在此击败楚
军。三国时曹操、明末张献忠都在此
驻军并在巢湖训练水军。

斗转星移，水路已不再重要的现
在，三河古镇应该再也不是军事要
地，而是一个供人游览、怀古之地了。

据说社会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一
件事只有在能被哲学家伊利亚德称为

“复现”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不再复
现的，就是真正的历史。

三河古镇，虽然成功转型为游览
胜地，拥有现代的繁华，但它的身影
仍然是历史的身影。没有历史属性
的，永远是三河的水乡美景。

整个肥西似乎都是这样，刘铭传
故居所在的刘老圩、淮军将领张树声
老家张老圩等等，都完全如同江南水
乡。

我想，这应该与肥西地处江淮交
界处有关：其地有江南般风景，其人
则或有江南的文气，或有淮北的彪
悍。肥西出过刘铭传、张树声等多位
淮军将领及段祺瑞、杨振宁等人，就
不是偶然的了。

三河还保存有杨振宁故居。不过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发现我已经不
记得那故居的模样了，并且也已经
将在镇内穿流的那三条河的名字与
对应的河流弄混淆了。其实，当时
我就没有弄清楚再次遇到的河流，是
刚刚见到过的，还是另外一条。赫拉
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涉过同
一条河流。”那么，每次遇到的，都是
新的河流吧。

记得清晰的，是回程的事：主人
安排我们一行乘船返回，在堤坝上，
遇到一位拿着丝网准备下网捕鱼的老
人。因为我知道这河与巢湖相通，所
以我问：现在这河里的鱼还多吗？老
人摇摇头，不多。一般都是小鲹条。

几乎没有鱼的河流，有的只是
水了。

在游船上，我凝视灯光与夜色中
的河水，即使灯光照亮处，那河水也
深不可测。

有波浪，因此肯定有水声，只是
河流自己的水声与游船冲开水面的水
声，以及游船柴油机的轰鸣声搅在一
起，难以分辨而听不真切。

是的，这是新的河流，它早已将
石头的声音、金戈的声音都沉下去了。

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新
的三河、新的肥西、新的时代。

晚餐是在三河吃的。三河的菜肴
多与水有关。例如三河酥鸭、清蒸鲫
鱼、银鱼炒蛋、清炒虾仁、蒜苗烧黄
鳝、茭瓜肉丝、凉拌花香藕、清蒸桂
鱼、鱼头锅、鲶鱼豆腐锅、炖老鸭、
炖老鹅，等等。点心也有酥鸭米面。

尼尔·豪威在《第四阶段——对美
国的预言》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日
益变化无常而且凸显原始本能的时代
里。”用餐时，连我都忘记泥土里栖居
着的水声了。

沈天鸿散文两篇
微信平台一暖群，词评诗论议纷纭。
中华瑰宝寻真谛，李杜何愁承继人。

古韵新声
长岭镇老年学校

诗词班微信群读后
●余永丰

彩 虹 彭 霖 摄

东藩长岭一新村，襟嵌池塘背靠林。
道路畅通规有致，庭园幽静美无伦。
先贤文迹今犹在，后辈勤劳业更矜。
致富感恩政策好，风帆鼓足铁留痕！

游览太白村仲书屋有感
●王学斌

人生际遇叹蹉跎，莫测风云变化多。
藤蔓有心攀大树，藻萍无骨随长河。
吐丝济世蚕身缚，点火照人烛自磨。
花贵草卑因质别，人为人者我为何。

偶 感
●刘珍祥

冒雪当风日已昏，冰凌断线暗千村。
寒潮刺骨身如铁，剩有初心未降温。

党员服务队电力抢修
●刘文辉

一去苍山黑水寒，如筛弹雨落云端。
长津湖畔冰锥骨，鸭绿江隈火噬滩。
尚有英魂留野冢，偏多壮士抚伤残。
阴霾时聚板门店，梦里犹擒白虎团。

观志愿军
抗美援朝纪录片

●杨勤群

高松迎客满山腰，鹃鸟频频把手招。
诗客邀来相对饮，青莲作伴笑蓬蒿。

太白林
●过把瘾

太白林中一石翁，举杯邀月赏奇峰。
遥看山水文思妙，绣口锦心吞吐中。

漫兴李白雕像
●余慎身

应羡诗仙引力强，党群同心干劲长。
匠心营造旧颜改，今日仲书名远扬。

太白村感吟
●金炳林

青山绿水掩层楼，美丽乡村不胜收。
好景良辰今又是，诗仙料得更重游。

参观太白林有感
●江山如画

高铁飞驰别站台，娇儿负笈向将来。
离多聚少终如此，振翅冲霄襟抱开。

高铁站送女儿上大学
●太白老慧

村史馆中岁月长，悠悠往事接朝阳。
老房旧件藏陈事，石级苍苔诉雪霜。
先祖智才传万世，后人勤奋谱千章。
乡风民俗皆成画，孕育文明永沁芳。

咏太白村村史馆
●江运全

松径新铺曲折行，寿墙诗壁得乡评。
举杯同饮枝头月，舒眼相看竹外楹。
林下熙熙来往客，亭前阵阵诵吟声。
此山有幸谪仙过，灵润千秋草木荣。

长岭镇太白林新貌
●虞 生


